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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纪中叶，工业
革命爆发，人类文明在
这场席卷全球的生产力
革命中完成了由农耕文
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
轨。工业遗产见证了工
业文化的孕育、成熟和
变迁，是全球文明进程
的重要史料。除了历史
价值，工业遗产的艺术
价值体现在建筑风格、
景观美学等方面，科技
价值体现在工业技艺、
制造流程等方面，经济
价值体现在开发和再利
用方面，社会价值体现
在 集 体 情 感 、 精 神 风
貌、文化多样等方面。

保护工业遗产是文
化自觉的表现，也是成
熟 社 会 管 理 形 态 的 体
现。法国早在 1840 年就
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关
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

《历史性建筑法案》。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明确
了 “ 工 业 考 古 ” 的 概
念。1986 年，拥有世界
上第一座金属桥的英国
铁桥峡谷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美国苏荷区、德国
鲁尔区，都是工业遗址
保护更新的经典案例。

近年来，中国越发
重视对工业遗产的研究
和保护，在借鉴国际先
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
了自己的探索和实践。
汉冶萍钢铁厂、青岛啤
酒厂、第一颗原子弹试
验基地等多处遗址被确定为国家级工业遗产博物
馆。各地广泛开展关于工业遗产的调查、申报、保
护工作。2018年1月，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和中
国城市学会联合发布 《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第
一批）》。2019年4月，《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第
二批）》 发布。随着两批工业遗产保护名录的发
布，我们对于工业遗产的认识更加深入，相关的研
究保护工作也有了更可靠的依据。

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的摇篮。以工业建筑为核
心，蔓生出市民的生产生活脉络，构筑起城市的有
机体。在工业遗产保护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整体
性和原真性两个原则。

这就要求把工业遗产安全放在首位。近年来，
文物建筑遗存遭毁的“天灾人祸”频频发生，令人
痛心疾首。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务必摸清工业
遗产现状，建立明确权属关系，制定科学的应急防
范预案。只有保障安全，才能在此基础上把握工业
遗产价值，进而分级、分类开发。

还要考虑到工业遗产保护与城市肌理的关系。
中国城市工业化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就是围绕工业
区建成的单位大院。二者形成的有机整体体现了中
国传统院落的空间秩序，同时也承载了几代人的集
体记忆。保护工业遗产要综合时空关系和社会语
境，处理好工业遗存与城市规划、历史街区等方面
的关系，因地制宜地建立综合、整体的保护机制，
避免“碎片化”保护。

要树立物质遗存与精神文化保护并重的观念。
工业遗产蕴含着城市精神，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
化的总和。大庆松基三井见证了大庆油田的诞生，
也是新中国石油工业成就和大庆精神的重要象征。
大庆市要传承城市文化根脉，就要充分提炼和发扬
工业遗产的精神内涵。

保护与开发不是相悖的，在保护工业遗产的基
础上使其成为文化创新的资源，才能让城市文化历
久弥新、永续发展。

一种思路是打造“城市文化会客厅”，将工业遗
产保护利用与社区营造、公共服务结合起来。重视
工业遗存与城市景观塑造的统一，加强工业遗存与
周边新老社区的对话。前身是燃气用具厂房的北京
市朝阳规划艺术馆，如今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缩
影，积极探索数字化智慧展馆模式，打造居民公共
文化生活的会客厅。

一种思路是“腾笼换鸟”，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盘活工业存量空间，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率，
是城市发展动能转化和业态升级的重要途径。许多
老旧厂房探索“文化+科技”转型升级新方向，由粗
糙化改造逐渐走向精细化运营，越来越多“工业废
墟”变身“创意高地”。

工业遗产这座富矿，不仅属于当代，更属于未
来。新时代的工业遗产不仅要成为展示工业文明的
窗口，更应接续城市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建、共享
的文化新地标。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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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是人类工业文明的纪念碑，是劳动者智慧和汗水的结晶。在“五一”国际
劳动节前夕，本版推出“触摸工业遗产”栏目，走近《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所收录
的工业遗产，深入挖掘遗产背后的故事及其历史文化价值，反映中国工业文明发展图景
及工业遗产保护现状，敬请广大读者关注。

——编 者

走进大庆油田——

60年“黑金”故事，听我跟你说
本报记者 柯仲甲

60 年前，松辽盆地沉睡百万年的黑色黄金从这里
喷涌而出，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在这里
拉开序幕……

这里是中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它位于黑
龙江省中西部，60 年来累计为国家贡献近 24 亿吨石
油，上缴税费及资金2.9万亿元。在这片土地上，每一
处工业遗产都是“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
精神的见证。走进大庆，触摸那些凝固着历史瞬间的
工业遗产，听它们讲述油田开发建设的故事，感受新
中国石油工业走过的壮烈征程。

松基三井：
那一刻，我见证了历史

我叫松基三井，生于 1959年。那时候中国石油工
业还很落后，原油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1959 年全
国石油产品销售量为 504.9 万吨，其中自产仅 205 万
吨，自给率为 40.6%，大量原油和成品油都依靠进口。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则是，石油生产和消费布局很不协
调，98%的天然原油产量和 61.7%的原油加工能力在
陕、甘、青、新四省区，而90%以上的消费量在东部经
济较发达地区。

为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在石油勘探上取
得突破，找到新的大油田。一批先驱者们把论文写在
大地上，提出“陆相生油论”，并预测“松辽有油”，
对于中国石油工业掀开新的篇章起到了重要作用。就
在我出生前一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石油工业部汇报
时指出：“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
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虑。”还说：“把真正有希望
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由此，中国石油勘探“战略东移”，我所在的松辽
盆地成为当时石油勘探的主战场。技术人员们立下

“三年攻下松辽”“尽快在东北找到大油田”的豪言壮
志，在这片荒原上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勘探工作。

1958 年，我的大哥松基一井和二哥松基二井相继
开钻。作为松辽盆地石油勘探的第一口和第二口基准
油井，技术人员在它们身上倾注了很多心血，但石油
却没有如人们期盼的那样喷涌而出。同年9月，技术人
员在当时的肇州县大同镇高台子地区找到了我，对我
寄予厚望。经反复勘测论证，最终确定我的位置。

1959年3月，负责对松基一井施工的32118钻井队
克服大型车辆和吊装设备短缺、道路翻浆等重重困
难，依靠队里仅有的8台解放牌汽车，硬是把几十吨重
的钻井设备从120多公里外拖到了这里。4月11日，钻
井队正式开始钻探。

一开钻，场上就不断传出振奋人心的消息：在井深
1112米到 1171米井段，取出的油砂呈棕黄色，具有较浓
的油味；钻至 1461 米时，岩心油砂含油饱满，气味浓烈
……专家们对我的设计井深原本是 3200米，但在钻探
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井斜，继续钻进有困难。
就此停下试油还是继续往下钻，必须果断做出决策。

苏联专家坚持认为基准井应该取心到底，然后由
下至上逐层试油。如果我会说话，我真想大吼一声：

“就此停钻试油吧！”因为我再清楚不过，钻到 3200米
不仅时间要推迟一年，而且很有可能由于井长期浸
泡，把油挤到边上，将来就试不出油来。

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广泛听取意见后，
经请示部长余秋里同意，决定于 7 月 20 日停钻试油。
此后，又开展了一系列异常艰辛的工作。所有的努力
都指向一个目标——离出油的那一刻越来越近了！

历史的钟摆定格在 1959 年 9 月 26 日。这天上午，
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出现涌动声。下午4时，一股棕褐色
的油流从我体内喷涌而出。一阵短暂的寂静之后，人
群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我能感受到那种发自
内心的喜悦。如果我会说话、我会动，我又何尝不想

加入这欢呼的队伍？
喜讯传出，正值国庆 10周年之际，时任黑龙江省

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提议把我所在的大同镇改名为“大
庆”，新发现的油田也因此命名为大庆油田。大庆油田
的发现，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自 1960年试采以来，我日夜不息地喷涌原油，累
计产油量 10088 吨。1988 年 7 月，我完成了自己的使
命，关井停产。1989年 9月 26日，在钻探出油的 30年
后，我的头顶竖起了一块纪念碑，碑上刻着康世恩题
写的大字：“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2001
年，我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时不时有人来看我。人们读着石碑上记录
的故事，看着井口留存的那株采油树，仿佛穿越到几
十年前，重温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在我身后，“大庆
从这里走来”浮雕墙如红旗般展开，那些艰苦奋斗的
身影永久地镌刻于此，镌刻于光辉的历史中。

萨55井：
与“铁人”结缘的5天4小时
我叫萨55井，生于1960年。我住在大庆市红岗区

解放南村以西的杨树林。也许你不曾听过我的名字，
但你一定知道“铁人”王进喜。而我便是王进喜在大
庆打出的第一口油井。

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后，中央指示加快进行松
辽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工作。在中央号召下，各
地、各系统几万人奔赴大庆这片热土。甘肃玉门油田
的王进喜，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1960 年 3 月 15
日，他带着1205钻井队 （当时称1262钻井队） 37人踏
上火车，往大庆进发。

3 月 25 日，王进喜和钻井队队员抵达萨尔图火车
站。下车后，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
没有、井位在哪里、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马上就
能钻出油井来。

4月2日，钻井队的钻机运到了我所在的地方，但
吊车却没有到位。面对60多吨的“巨无霸”，37个西北
汉子有点不知所措。

怎么办？王进喜说，石油大会战就像打仗一样，
只能上、不能等，我们人拉肩扛也要把钻机全都拉上
井场。于是，大家开动脑筋，刨出一个带斜坡的土
坑，汽车倒进去后，车箱底板便和地面形成一个坡
度，然后再垫上滚杠……就这样用棕绳拉、撬杠撬，
经过3天3夜努力，终于让几十吨重的钻井设备就位。

钻井需要大量的水，但等水罐车送水要到 3天后。
为了不延误开钻时间，王进喜和队员们刨开冻土，挖
出几眼水井，但水量仍不能满足需要。王进喜又带着
大家去 1 公里外的冰泡子破冰取水、运冰化水，用脸
盆、铝盔、水桶等接力盛水。附近的老乡们听闻这个
讯息，纷纷加入进来帮忙，茫茫冰原上排成了一条壮
观的运水长龙。他们硬是靠人力往井场里运了 50多吨
水，提早了开钻时间。

仅用了5天4小时，王进喜带领的钻井队就完成了
对我的钻井任务。自 1960 年 5 月 26 日正式投产，到
2017年8月光荣退休，几十年时间里，我累计产出原油
15.202万吨，也算不辱“铁人一口井”的使命。

我和王进喜相处的时间很短，他带着钻井队很快
又奔赴下一个战场。我听说他们在打第二口井时，发
生了井喷，王进喜为了制服井喷，跳进齐腰深的泥浆
池用身体搅拌泥浆……

1970年，王进喜不幸病逝，终年 47岁。为了纪念
王进喜，国家把我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我身边
还原了王进喜当年挖的水井、住的地窨子，还有为了
卸钻井装备挖的土坑。在市区的繁华地段，矗立着一
座国家一级博物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通过照
片、文字、场景复原和多媒体展示手段，讲述王进喜

一生艰苦奋斗、为国奉献的故事。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
所有的奉献都会被铭记

我有两个名字。年轻时我叫大庆石油会战指挥
部，我见证了人们步履匆匆、争分夺秒，在这里制定
一个又一个油田开发建设的关键决策。退休后，我成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人们对我进行了一番改造，把3
栋平房布置成6个展厅，于是我又有了一个新名字——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

踏入我的家门，你的脚下是一条青铜铺就的大庆
之路，它镌刻着大庆油田开发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
这条路上的年份数字排列逐渐变小，它带着你走进历
史深处，走进大庆油田建设的一个个真实场景……

20世纪60年代，大庆原油开始外运。因为地处高
寒地区，原油凝固点又高，要想把原油运出去就得提
前加温。这就要弄清楚长途运输过程中沿途风速、气
温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油温变化。技术人员蔡升和
张孔法承担了随油罐车测温的任务。油罐车没有任何
保温措施，他们每隔一个小时，就要探出身子测量一
次风速和气温。当列车停下时，他们又得爬到车顶上
测油温。就这样，他们从大庆到大连往返5次，行程达
1万多公里，最终测得了风速、大气温度和油温等2800
多个数据，掌握了油温变化的规律，为解决原油外运
问题提供了科学依据。

在大庆油田发展史上，像“万里测温”这样的故
事太多了。工程师谭学陵带领四人小组爬冰卧雪，观
察测定1600多个点，进行1100多次分析对比，终于测
出了大庆地区的土壤传热系数，据此设计出合适的加
热保温集输方案。采油一厂三矿四队队长辛玉和对于
施工过程中任何一点小差错都不放过，要求全队员工
对每盘长达 1500米的清蜡钢丝用放大镜一寸寸地进行
检查。“三老四严”的工作作风就发源于此。

在我的展柜里，有一个使用了 42 年的高压截止
阀，它来自“岗位责任制”发源地北二注水站。1961
年建站时这个阀门就开始使用，直到 2003年系统改造
才被更换下来。正是由于工人们在岗尽责、精心维
护，这个阀门使用了 42年没出现任何问题。北二注水
站迄今已安全生产2万多天。

有人曾打过一个生动的比方：国外一些大油田是
石头泡在油里面，大庆油田却是油嵌在石头里，开采
难度相当大。尤其是越到后期，开采就越难。面对出
油越来越“吝啬”的油田，以大庆“新铁人”王启民
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宁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
产再高产”，开创了一项又一项新的采油技术，把石油
从石头缝里一点点抠出来。第三代“铁人”李新民带
领 1205钻井队先后到苏丹和伊拉克等地打井，实现了
老队长王进喜“要把井打到国外去”的愿望，在国际
舞台上打响了大庆品牌。

在以王进喜、王启民、李新民为代表的大庆石油人
努力下，大庆油田创造了世界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从
1976年到 2002年，实现 5000万吨以上连续 27年高产稳
产，而世界同类油田稳产期一般只有 3-5 年，最多不过
12年。从2003年到2014年，大庆油田又实现4000万吨
连续12年持续稳产。2015年以来，继续保持石油和天
然气产量当量4000万吨以上的世界级水平。

60 年弹指一挥间。几万个曾经在大庆挥洒汗水的
劳动者的名字，都记录在我的档案里，他们的付出不
会被历史遗忘。

走到我的尾厅，大庆之路再次出现。这条路比开
始时更宽阔，年份数字从 2006 年到 2060 年逐渐变大，
寓意大庆油田从辉煌历史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大庆正
在向建设百年油田的目标不懈努力，我祝福他们，相
信未来会有更多精彩的故事。

北京市朝阳规划艺术馆，由北京市燕山燃气用
具厂的三座老厂房改造而成 网络图片

大庆油田发现井松基三井 本报记者 柯仲甲摄
上图：王进喜“跑井”检查工作时骑过的摩托车 铁人王进喜纪念馆供图
下图：1960年1205钻井队使用的贝乌-40型钻机主机

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供图

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第三口基准油井 （简称松基三井） 喷射出工业油流，标志着大庆油田被发现。如
今，以松基三井、萨55井、大庆石油会战指挥部旧址 （后建成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 等为代表的大庆油田工业遗
产，诉说着大庆油田60年来开发建设的故事


